
        
            
                
            
        

    
楔子

 

那天，我踏上北上的列车，去参加A大的研究生的面试。

因为起得晚了，我几乎是一路急奔到火车站，刚刚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火车已经缓缓启动。

平复急促的呼吸后，才有空闲的打量周围差不多要相处一天一夜的陌生乘客，一抬头，就看到他们。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很出色的情侣。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第一眼就把出色这两个字放在他们身上，其实我并没怎么看清他们的长相。

那个女子靠着男子睡着，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的脸，紧闭的双眸被长长的睫毛盖着，小巧的鼻子勾出一股令人怜惜的韵味。而那个男子一直低着头在看书，我只能透过头发的缝隙，依稀看到他俊朗的眉。

直到他轻轻的翻了一页书，我才发觉我盯着他们好久了，心虚的别开视线，却发现周围看他们的居然不止我一个。

“群众基础”使我的心虚少了几分，视线不知不觉又向他们飘去。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从书本中抬头，撞上了我的视线。

呃，被发现了……

我尴尬的笑还没有扯出，他淡漠的眼神已经转开，视线停留在靠着他睡着的女孩子身上，我已看不到他眼底的神色，只见他的手轻轻的拉了拉盖在她身上的毯子。

心底蓦然涌起一阵羡慕，又夹杂着一点说不清的涩涩。

我瞥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如逐渐远去的年华，突然有一丝惆怅。

何时我才会有这么一个人，而我和他，又会有怎样的相遇？

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我已经遇上。

后来想起我和他这样的相遇，才发现一切的结果都有迹可寻。比如，我喜欢他，最初的最初，是因为他对别人的温柔。

然而命运的玄妙，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刚刚在你身边走过的人将在你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以为只是单纯的走过。

于是淡淡的情绪褪去后，我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邻座的帅哥身上。

经过我一路上不懈的努力，终于虏获了他的“芳心”，伴随而来的战利品是丰厚的，共计：棒棒糖一个，QQ软糖若干（我最喜欢的橘子味），哇哈哈酸奶一瓶……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弄到他的电话号码，据他说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没有教数字……

于是由于那个不负责任的幼儿园老师，到站后我和小帅哥只能挥泪而别，从此人海茫茫，失去联络。

遗憾终生。

 

第一章

 

据说考研的人过的都是猪狗不如的生活，而一旦考上研究生，就要开始过猪狗一样的生活。

在这点上，我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研一开学没多久，我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人到猪的进化。

进化完成的明显的特征就是某天下午四点，我还在床上和我的被子抱成一团，誓死不离不弃。

阿惠第N次经过我床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粗暴的掀开我的被子，朝我大吼：“许小六，太阳都快落山了，你还在睡！”

………………

太阳落山不就是让人睡觉去吗？

寒冷的空气让我的睡意跑了一半，睁开眼就看见阿惠一副狰狞的面孔。“阿惠，你回来啦！”

“是、我、又、回、来、了！”阿惠一字一字的说，神情恐怖。“我上午十一点回来的时候你在睡，两点回来的时候你又在睡，现在我回来了你居然还在睡，你猪啊你！”

你知道，当一个人被骂惯猪以后，羞耻心会逐渐消失的，而且会和这种动物越来越惺惺相惜。想想看，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非大智慧者不能为。至于最后被送到屠宰场，那也是为人民服务啊。的86b122d4358357d834a87ce618a55de0

所以我边打哈欠边点头，十分赞成她的说法。

“你，你，你……”她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不行，身为你的直系师姐，我不能让你再这么堕落下去。”

她双眼直视我，坚定无比的宣布：“我要用劳动改造你！”

……怎么改造？

“我有两盆衣服，分你一盆洗。”

……

幸好我也有一盆衣服，才没沦落成免费洗衣妇。

A大研究生宿舍的条件绝对和A大的名气成反比，四人一间还没有卫生间，洗衣服什么的都要跑到水房。

下午四点的水房没什么人，阿惠滔滔不绝的八卦，水龙头哗啦啦的为她伴奏。我开始怀疑她“好心”的拉我来洗衣服纯粹是因为她一个人洗得太无聊。

“小六，我们来比赛谁洗得快吧，输的人请吃饭。”阿惠兴高采烈的提议。

我瞄了瞄她的盆，只剩一件“短小精悍”的裤子，再看看我盆里的小山……

沉默。

想起有人说学历越高的人越阴险，从阿惠身上来看，果然很有道理。

她还不放弃说服我：“小六啊，风险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利润越高……”

看，这就是博士后等级了。

放弃夸张的一声长叹，阿惠扭干衣服，悻悻然抱盆离去。

水房终于安静了，可惜安静不到半分钟，阿惠又冲了回来。

“小六，你有没有带钥匙？”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阿惠帮我洗了半盆衣服，然后一起回去瞪着门板发呆。

宿舍的四个人中一个是本地人，基本上不怎么回宿舍，还有一个今天有事出去，大概要到熄灯才回来。

“今天星期几？”阿惠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星期六。”

所以是那个把我们宿舍的热得快和电饭煲都收去的阿姨值班。

这两天走路都避着，怎么可能送上门。

左邻右舍居然都没人。

“我们去猴子那吧。”最后阿惠咬咬牙，一脸豁出去的表情，“那只死猴子要是敢笑我没大脑我就咬死他。”

猴子是阿惠的男朋友，研二的，读计算机，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住。我只见过他两次，这样冒冒然去打扰好象不太好，而且……

我低头打量我现在的穿着，衣服还行，裤子尚可，可是……阿惠的视线随着我的从上到下，最后死死的盯在我的鞋子上。

一双胖胖的虎头大棉鞋。

穿着这个走过傍晚人潮最多的校园？

我抬头看她，“阿惠，我是没什么问题啦，不过……你确定？”

那天我们是那样走过校园的，阿惠死命的想和我拉开距离，我更加拼命的死拽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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